
看于会见的油画，你会不由自主的有种在场
感，也正是这种在场感会让观者无比的焦虑。为
给观者“减压”，于会见偶尔也会画些暗夜中的烟
火、思春中的桃花，尽量提亮观者的感知，营造一
种“小清新”。

晚清先贤龚晴皋有一副对联：湖上修眉远山
色，风前薄面小桃花。出生于“息偃戎师”之地的

于会见骨子里也因袭了魏晋前贤的古典主义浪
漫情怀，写生路上碰到开得正艳的桃李也会流
连忘返，也幻想着某一天在自己身上能发生一
场轰轰烈烈的“去年几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
红”这样“春天的故事”。于会见这两年也画了
不少桃花或梅花的“即兴小品”，大都堆在仓库，
秘不示人，雪藏“惊艳”。

有评论家曾试图将于会见的绘画冠名以
“✕✕主义”，甚至想从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达达
主义、表现主义找到某种基因，但结果都甚沮丧。
于会见有着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自由的思想操
守、持恒的文化底线、独立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大
地”系列绘画是他站在世界文化与民族立场的大
背景下的自觉选择。

群
氓

于会见笔下的人物基本都是以群像出现，犹如
一群小丑，杂耍、操练、围观，人人行动听指挥，个个
秀得很夸张。

在《塔之舞》中，一群面目模糊、被阉割了个
性的火柴人围着篝火狂欢乐呵，远方一队人马
正在做着“转体运动”。这幅作品多少受到亨
利·马蒂斯经典名作《舞蹈》的影响，但马蒂斯

笔下的是蓝蓝的天、绿绿的地、红红的人，让人
看到的是一种生命的丰盈与张扬，确若自由自
在的“野兽派”；而于会见的笔下却是灰灰的
天、茫茫的地、黑黑的人，有种“末日狂欢”的征
兆：“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的喜悦忘记了灰
头土脸，人定胜天的狂妄更加肆无忌惮。

“人与大地，大地是母 体 ，人 是 母 体 里 的

魂；魂不守舍，人就迷失了自我。”于会见借
鉴传统山水画中的写意人物，以精炼的笔触
恰当地勾勒出了这种迷失。如作品《问天》
中的“抱团取暖”，《天地丰碑》中的“集体的
无 意 识 ”，在 整齐划一的狂热口号中血脉贲
张。——“蚩蚩此羣氓，几人出其俦？（明 高启
《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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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病了。
于会见给地球挂上了吊瓶。
在最新的一幅 380 厘米 ×200 厘米巨幅作

品中，于会见给地球输上了几十种液体：复方
氯化钠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聚乙烯吡咯烷
酮 (PVP)……各种消炎的、营养的、调节酸碱平
衡的，五颜六色，针头翻飞。整幅作品有点魔
幻现实主义的味道：荒诞中有真实，真实中有

荒诞。
废水玷污了凭鱼跃的河流，废气污染了任鸟

飞的天空。大地如何存在？我们何以面对？因
《百年孤独》荣获 198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尔克
斯作了回答：“面对压迫、掠夺和歧视，我们的回
答是生活下去。”这也正是于会见数十年如一日
描绘大地、书写真相的动力：“因为太熟悉这片
土地了，在绘画上，我决意抛弃唯美，抛弃形式，

抛弃虚与实，抛弃色彩与光线，抛弃所有我知道
的清规戒律，把自己逼到绝地上去绘画。画生
存体验，画视野中的生存状态，画苍茫大地的精
神气质，画心中的世界。”

翻着于会见新出版的飘着墨香的油画集《大
地突然》，耳边依稀响起 70 多年前艾青的名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

由中原报业传媒集团联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
《大地突然——于会见油画作品展》将于9月5日~15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这是于会见今年继《大地如何存在？》（何香凝美术馆）、《大地异相》（今日美术馆）之后的“大地系列展”之一
于会见也成为首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本土油画家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于会见油画中的符号解读

受“后'85 美术
新潮”冲刷的于会见
老家在洛阳偃师，工
作生活于郑州，每每
往返于两地，被沿途
的“大地异相”深深
刺痛：孤苦伶仃的
树、独立苍茫的塔、
骇人听闻的鸟、狂欢
痴癫的人、高耸云霄
的烟囱、暗夜中的烟
火、触目惊心的脚手
架、循环往复的装卸
车、被肆意开采的
矿、被压榨奴役的
桥、象征时代发展速
度的高铁、无孔不入
的植入广告等，大干
快上的口号穿越历
史风尘重新响起，到
处都补土狼烟；力争
上流的创富决心昭
然若揭，人人都像打
了鸡血，亢奋无比。

转型期的中国，
每个个体都被“大发
展、大繁荣”裹挟着
身不由己地跟着“共
转”；阵痛期的阶段，
每一次社会的“共
阵”每一个“社会人”
只能任其“摆布”。

于会见无法“冷
眼向洋看世界”，大
学教授的身份更不
能“躲进小楼成一
统”，他用手中的画
笔冷静地描摹着所
看到的一切，完成了
一个艺术家从亲历
者、见证者到“时代
记录者”的角色转
变。

“ 皮 上 面 是 现
实，皮下面是历史。
现实制造着历史，历
史印证着现实。”于
会见记录着现实，同
时，他又用一连串的
符号备忘着历史。

李韬

据Rovio公司统计，每天全球用户有 2亿分钟
都用来发射那些“愤怒的小鸟”。这个连“小鸟”都
开始“愤怒”的时代，我们只有通过玩《愤怒的小
鸟》来发泄我们的“愤怒”。

于会见有着超越这个时代敏锐的嗅觉，2006年
他就在作品《事件》中画了一只似鹰非鹰的大鸟，这比
Rovio的设计师占克·可里萨洛画出“愤怒的小鸟”草
图提前了至少3年。

于会见笔下的鸟有着鸽子一样的身躯，啄木鸟
一样的嘴，鸵鸟一样的腿，蝙蝠一样的翅膀，喜鹊一

样的长尾，有的变种，有的杂交，有的抱团，有的单
飞，有的白眼向天、睥睨天下，有的一意孤行、遗世
独立。这是于会见在某次无聊的会议上在笔记本
上涂鸦的意外收获，在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与
八大山人神会，于会见美其名曰“于氏鸟”。

到2008年，“于氏鸟”开始大面积、高频率地出
现在于会见的作品中：《太阳鸟》《寂寞已久》，《英
雄诞生》《初见天地》，《远方之路》《自由飞翔》。最
近两年，“红火”已经疯长成了“虹羽”，“于氏鸟”开
始变得《我能》，《皇帝新装》也成了《我的联想》。

前几天，在于会见巨大的画室中又见到了他
的一批新作，其中有幅作品“于氏鸟”脚踢桃花，于
会见说准备命名为“原配斗小三”。他在与时俱进
的同时，也另类解读着这个无比荒诞、无限艳俗的
时代。

“愤怒的小鸟”，用自己的身躯击碎了酣睡的
绿猪的梦；“于氏鸟”从刚开始《一起飞》的“逃离”
到现在正面还击的《我能》，于会见有了主场的控
制权。

谢尔顿说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塔

塔是于会见作品中的重要表达。
在一个理想崩盘的年代，在一个信仰缺席的

国度，“唯心论”走向“唯物论”终将必然。在东方文
化中，承载了东方的传统美学、宗教信仰、古典哲学
等诸多文化元素的塔就成了人们心中的圣物和心灵
的寄托。

几乎在于会见的每一幅大作品中，都能找到或
大或小，或隐或现的塔。塔矗立于天地之间，犹如东海
中的定海神针，“主心”着群氓的行动；又似车载GPS，
导航着迷失的过客。

当塔已成为大地上最后的遗产、失忆与记忆
的明证，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可能真成了“每座塔

都有道不尽的故事与传说”：“从前有一座塔……”
鸟儿无枝可依，灵魂何处安放？
身高不足 1.60 米的梁漱溟多少年前发出“天

问”：“这个世界会好吗”？白岩松也一再追问:“幸福
了吗”？天国的海子作了回答：“ 把醉了的明天寄托
在潘多拉的琴弦/浮沉余生虚伪地歌咏天上人间。”

广
告
牌

于会见在自己的作品中给
很多知名品牌都打了免费的广
告：中国移动、麦当劳、双汇、联
想、海尔、东方红、诺基亚、耐克、
中国银行、丰田、TCL、一汽大众、
奔驰、可口可乐、中铁七局等，就
这样还有广告牌打着“广告招租”
的 字 样 ，后 面 留 的 电 话 是
1393719****，那是于会见自己的
手机。他也期待着某一天，从他
的作品中看到商机的有志之士

“来电垂询”，但至今他还没有接
到一单生意。

之所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植

入广告，于会见是被这个广告无孔不入的时代所启
蒙，比冯小刚的电影《大腕》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
片片被改良的田园村落之间，高耸的品牌LOGO提
醒着人们消费时代的到来，与周边惨遭斧劈的地
表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是这一点，助推了于会
见油画的视觉冲击力和现实批判力，使之更具思
想深度和醒世价值。

于会见油画中的广告牌只是“大地异相”中的一部
分，只是大地之上的一个“客体”，是于会见绘画的民族
性、地域性、个性“黄金三角”的符号表达，与王广义“大批
判”系列“一种对西方商业文化盛行中国的批判含义（当
代艺术的教父栗宪庭）”展开隔空对话。

但王广义采取的是调侃和揶揄，于会见则陷
入不安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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